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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先生与《方言》季刊#

熊 正 辉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xiongzh2 4 1 @ vip.sina.com)

1976年，语言研究所恢复科研工作。以前的方言组改为方言研究室，原来的组长丁声树 

先生调任词典编辑室主任，专注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与修订工作,原来的副组长李荣先 

生担任方言研究室主任。方言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基本上是方言组的原班人马。

方言论著由于编辑排版上有其特殊的要求，很不容易发表和出版，严重影响到方言学科的 

发展。李荣先生对此深有体会，所以，他在主持方言研究室工作之初，就开始筹划创办一个专 

门服务于方言研究的刊物，也就是《方言》季刊。

在铅版印刷的年代，大家都能感觉到,最大的一个困难是国际音标。为此,李荣先生与当 

时的北京新华印刷二厂合作，亲自设计了一整套标准的国际音标铜模的图纸，由上海铸字厂制 

成铜模。除了国际语音协会规定的全部元音辅音外，还设计了专门用于表示汉语方言的一套 

声调符号，包括调类和调值、本调和变调。为了做到精益求精，这套图纸反复修改无数次。新 

华二厂的一位师傅说，为此他们把李先生家的门槛都踏破了。

《方言》季刊的刊名和封面很简洁,就是“方言”两个字。这个刊名没有请什么名人题写, 

是请陈治文先生从颜真卿的字帖中集来的。整个封面朴实无华。这体现了李荣先生的治学态 

度。李荣先生在全国汉语方言学会成立大会开幕词中说过一句十分精彩的话。他说,红木家 

具有上漆的吗？《方言》季刊就是要只靠本身的品质来取得自己的学术地位。

我大学毕业后有幸分配到语言研究所，一直在方言组和方言研究室工作。由于工作关系， 

跟李荣先生接触较多。下面我想把我所了解的李荣先生办《方言》季刊的情况做一点介绍。

《方言》编辑部跟方言研究室是一套人马两个番号。所有研究人员除了本身的方言调查 

研究任务，都要担负《方言》的编辑校对工作。李荣先生是精通编辑业务的，而我们一开始都 

不会。为此，李荣先生为每个人买了一本编辑手册，要我们学习钻研。并且手把手教我们怎么 

定版式，怎么排表格，怎么计算字数和行数等等编辑知识。经过李荣先生的指导，加上自己的 

钻研，最后我终于可以做到排出来的校样跟我的预想几乎分毫不差。

新华二厂的师傅说，《方言》和《文物》是他们厂最难排的两个刊物，排版费最高。为了减 

轻排版工人的困难，李荣先生要求我们发排的稿件一定要干净整洁，字迹清楚。我们每个编辑 

人员都配备了医疗用的手术刀和剪子，写错的字要挖改，不许随意涂改。稿件要求用每行二十 

个字或四十个字的稿纸，每个字占一格，标点符号也占一格,便于计算版面。外来稿件有不符 

合这个要求的，我们都替作者重新謄抄一遍再发排。排字工人辨认国际音标和声调符号很难。 *

* 本文在“继承与创新:庆祝《方言》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2018年 10月 27-2 8日，浙江金华）上宣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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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荣先生特地为工厂设计了一个排字架，专门放置音标和调号的铅字，每个格子贴上编号。我 

们编辑时,稿件里的音标和调号都要用红笔注上编号。用了这个方法，不仅提髙了排版的速 

度，音标调号排错率也几乎为零。

《方言》录用稿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看内容和质量。但是对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要求。 

对方言研究室研究人员的稿件要求最严，对语言所内人员来稿的要求要比所外人员严。对所 

外人员来稿,宽严也看情况。据我所知，有一位名校名教授的来稿，内容比较空泛，李荣先生坚 

决不用。李先生说，教授的来稿就要按教授的水平要求。对学生的来稿,对一些方言爱好者的 

来稿，对边远地区的来稿，只要言之有物，哪怕文章写得不够专业，我们也不惜时间，跟作者反 

复通信，帮助他修改，尽量争取刊用。有的外地作者，编辑部还特地给他所在单位去信,请单位 

允许他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当面共同商量修改。李荣先生还有一点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 

“不护短”。这话他曾跟我说过不止一次。第一次说这话是编辑部第一次收到一篇来稿，记不 

准是批评一本方言著作还是《方言》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其中有的描述与方言事实不符。李荣 

先生决定发表。他说，不管被批评者是谁，我们不护短。李荣先生主张批评、讨论，但是要求平 

心静气。发表这类文章时，李荣先生把“带火气”的话都一律删掉。李荣先生定的这些原则，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促进汉语方言研究的发展。

李荣先生担任《方言》主编期间，不仅要规划每一期的内容，审阅并确定刊登哪些稿件，而 

且每一校的校样他都要全部审读一遍。为此，我们要求工厂在规定的校样份数之外再为李荣 

先生多打一份。

李荣先生不避嫌，不怕别人议论,希望方言研究室的研究人员都能在《方言》上发表文章。 

我们每个人为《方言》写的文章，李荣先生都细心地审阅，指出毛病,提出修改意见。我们一遍 

遍地修改，他一遍遍地审阅,直到他满意才给发表。磨炼了很多年之后,有一天李荣先生对我 

说，以后你写的稿子我就不再看了。

虽然我们方言室每个人发表的文章都花费了李荣先生的不少心血,但是作者都只署我们 

个人的名字。文末也没有感谢谁谁指导之类的话。李荣先生不允许这样做。方言研究室招收 

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不了解这个规矩，在发表的毕业论文原稿末尾写了一句感谢某某导师指 

导的话。李荣先生拿起绿色的毛笔，一 下就给抹掉了。李荣先生说，他不是绝对排斥这个，他 

相信很多人也是出自真心;但是为了杜绝流弊，必须这么做。

能在李荣先生领导下的《方言》编辑部一直工作到退休，确实感到很幸福。当年在大学学 

俄罗斯文学史,忘了是谁的什么作品，好像是冯维津的《纨绔子弟》，其中有一句话至今还记 

得。这句话就是“幸福的人是不看钟表的”。不是参加这次会议，确实没有注意到，《方言》季 

刊已经创刊四十周年了。

我们国家在飞速发展，我们方言研究的工作环境和条件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当年李荣先 

生一些具体的做法，当然也会有一些改变。但是,李荣先生在办《方言》季刊中体现的治学态 

度和治学精神，是我们应该始终学习和坚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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